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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Taobao Villages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技术发展与乡村转型*——苏南淘宝村的实践

周  静   ZHOU Jing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ICT）已经高度介入社会发展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把握空间性是技术“洪流”时代理解城

乡发展变革不可或缺的路径。将ICT—行动者的影响嵌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的讨论框架中，并以苏南地区淘宝村作

为观察对象，对其空间生产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阐述。苏南地区淘宝村是鼓励具有实干精神的草根创新空间，经济组织

发生了明显的跃迁，并正在成长为参与区域经济之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础。最后指出保持淘宝村持续的创新环境，需要多

方行动者的协同努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需要积极思考与应对的任务。

At present, ICT has been highly involved and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Emphasizing spatiality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underst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era of technological "flood". This paper 

embed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iscussion of Lefebvre space ternary dialectic, and theoretically 

describes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aobao Villages that emerged in southern Jiangsu in recent years. It is believed that 

Taobao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su, with a remarkable rise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spaces for grassroots innovation with 

practical spirits, growing int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aobao Villages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multiple actors, as well as the tasks that planners need to actively think about and respond to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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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涌现中的淘宝村

在城市化浪潮下，乡村衰退是一个全球

性的难题[1]。费孝通[2]曾经指出中国传统乡村

经济组织有3种基本方式：小农生产、家庭手工

生产和作坊生产。它们主要依靠熟人社会的血

缘、亲缘等“关系”维系，因为缺乏规模效应

和先进技术，又远离消费市场，中国传统乡村

经济组织是区别于成熟市场经济组织的弱经

济组织。

但是近10多年来，从乡村工业化到连接互

联网，中国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淘宝村①，新农

人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农村各种特色产品，逐渐

打开了销售农村产品的线上市场。这些淘宝村

（镇）呈现出巨大的自下而上、蓬勃发展的活

力。在淘宝村密集分布的苏南地区，这里到处

可以看到类城镇化的景观和碎片化的空间：新

建的多层农民住区，大量家庭作坊、微小淘宝

店分布在其中。镇村原有机械、电镀、化工企业

基本退出，生产向适于线上交易的地方优势产

品进一步集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乡镇

企业发展遗留下来的厂房被更新改造为适应

新经济的生产办公空间。早先的农村交易市场

发展为规模庞大的专业市场，花3天时间也走

不完市场里的每间店铺。周边10 km²甚至更广

大的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电商产业园、厂中厂、

家庭作坊被互联网连接到社会化的分工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电子商务对农

村社会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以江苏‘淘

宝村’为例”（编号51508365）资助。

注释：① 2020年沿海六省共计出现4 985个淘宝村，占全国淘宝村总数的比例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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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统农村的弱经济组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协同作用下演化

为一种强经济组织[3]86，推动地方产业迭代升级。

作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可能路

径，淘宝村已经引发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与

研究。对于上述现象，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

ICT和电子商务的应用引发了淘宝村的形成[4-6]，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村庄发展成为淘宝

村，而另外一些村庄则不会；也有一些学者的观

点将其归因于新农人的草根奋斗行为[7]。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提出淘宝村的涌

现可以看作是技术与乡村社会共同演化的作

用过程与结果[3]87。本文试图通过重新审视空

间三元辩证关系，并嵌入ICT—行动者这一动

力系统，从而更加全面地解析淘宝村的社会空

间实践。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苏南地区淘宝

村及周边逐渐形成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空间是

如何被建构的？淘宝村促进当地产业迭代升

级的同时，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和空间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淘宝村是如何被激活并被赋予

新的地方意义？

2   空间三元辩证的再审视

列斐伏尔于1974年在其代表作《空间的

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是社会生产的过程，也

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

构的过程，并提出空间三元辩证的思想。一是

物质空间，指向物质性，包含构成日常生活的

“路径和网络”。涵盖了建成环境和物质生产过

程，是具象的、物质化的空间实践。二是象征空

间，即人为建构的想象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

权力和知识。空间的符号想象，包括标识、符

号、编码和知识等，在塑造社会生活的空间性

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是社会空间，表达了社

会准则、价值观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

强调空间三元②的同时性和统一性。三元空间

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不断变化并具有独

立特征的相互关联”，是“社会—空间”辩证

统一的具体体现[8-10]。

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

观察，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在《第三空间》中

对后现代大都市洛杉矶的空间现象进行多维

审视。分散化的洛杉矶与工业时代大都市呈现

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索亚[11]提出“第三空间”

的新解释，认为“第三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帮

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空间的动态变化、复杂性

和矛盾性。“第三空间”不应被固化在某个范

围内讨论，应保持开放状态，并保持批判与思

考的态度。

卡斯特[12]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

ICT作用下传统空间流动性的转向，认为新的

流动逻辑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对纷繁复杂的

现象与资料归纳、推导基础上，提出了经典的

流动空间3个层次。同时，卡斯特也指出随着流

动性的控制力日益增强，我们不能忽视地方的

发展和对现实“日常空间实践”的关照。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图将信息通信

技术（ICT）—行动者嵌入空间三元辩证的讨

论，对淘宝村的空间性进行再审视。嵌入ICT—

行动者，把空间三元看作一种动态演化的过

程，既是为了阐明技术“洪流”时代充满复杂

性、矛盾性的真实世界，更是为了找到潜在的

驱动空间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

首先，三元空间本质上是对同一空间的不

同角度辩证、动态发展的思考。文中分别表述

为物质性、象征性和社会性。

其次，基于互联网开放性，ICT—行动者更

倾向于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关系。这与工业时

代层级化组织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ICT打破了

信息的层级式传递和时空限制，信息共享更有利

于多元行动主体与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形成协

作。认识到各自行动的意义，以及各行动主体与

社会整体的关系[13]，有助于发挥各行动主体的积

极作用。也要警惕技术优势引发新的垄断。

最后，在ICT—行动者的作用下，催生了新

的空间需求及空间使用模式。新的空间生产又

反过来影响ICT—行动者的演化，形成新的行

动与文化认同（见表1）。

下文以苏南地区常熟淘宝村集群作为观

察对象（见图1），探讨在ICT—行动者的作用

下，物质空间、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各自是如

何表征的，回答前文提出的研究问题。

3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3.1   物质性空间生产

不断增长的线上市场激发了农村地区的

生产供给③。经历了10多年的电子商务发展，苏

表1  空间三元辩证的再审视

Tab.1  Review of space ternary dialectic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代表学者 代表作 空间生产的相关解释

亨利 • 列斐
伏尔（1974） 《空间的生产》

空间生产可被划分成 3 个相互辩证关联的维度或过程。从现象学
出发，可以表达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三元。
从语言学或符号学出发，可以表达为“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
空间三元

大卫 • 哈维
（1989）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
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试图弥合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两者之间的断裂，从空间政治经济学
视角，提出“资本三重循环”模型，把空间的生产地理学表述为“资
本主义地理景观生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

爱德华 • 索
亚（1996）

《第三空间》 《后现
代地理学》等

将空间三元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 3 个维度，提出“第
三空间”，认为后现代城市是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真实世界。
对空间的理解必须不断扩展

曼纽尔 • 卡
斯特（2000）

《网络社会的崛起》 
《认同的力量》 《千

年终结》

强调 ICT 技术的空间生产影响。在 ICT 作用下传统空间性发生
转向，新的流动逻辑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综合上述学者思想，本文将 ICT—行动
者嵌入信息时代的空间三元辩证讨论

（1）物质性空间生产：新技术被行动者广泛采纳并显著提高生产
效率，新的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现象出现。信息技术促进网络化
的经济组织有效沟通，有利于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化分工协同的空间
生产
（2）象征性空间生产：在这一视角下，空间是一种思想性和观
念性的领域。信息时代新的空间生产表征着 ICT—行动者的集体
认同；互联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属性特点正在浮现
（3）社会性空间生产：空间组织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产生于有目的的
社会实践。真实世界的空间又受到各种制约，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

②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三元在现象学层面可以表达为感知的（perceived）空间、构想的（conceived）空间和生活的（lived）空间。

③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和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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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淘宝村（镇）的生产进一步向适应于

互联网交易的优势产业集中。不断围绕电子商

务经济活动，重组生产空间[14]。

（1）零星分散的初始阶段

在苏州常熟地区，随着互联网市场被逐渐

打开，带动了本地成衣工厂和大量农村家庭作

坊加入生产。“一个电子商务设计运营团队连

接着生产、加工、物流等多个工厂，如果设计一

件销量达50万件的服装，就能养活3家工厂。”

成衣工厂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常熟本地乡

镇企业转制后的私营企业，一些新的工厂则是

随着常熟服装市场发展而出现的。

发展电子商务之后，莫城街道及下辖村庄

原有机械、电镀、化工企业基本退出，生产类型

向服装行业集中。连接互联网之前，与大部分

工业型乡村类似，莫城街道村庄也多是“马路

经济”，沿着省道两侧分布着大量生产性工厂。

2000年以后，中小型服装生产企业、配套企业

数量快速增长，进一步向村庄内部延伸新建大

量厂房。

农民集中住区成为新经济重要的居住/生

产复合空间载体。2000年以来江苏推进“三

集中”政策，传统的乡村临水而居的方式被农

村集中社区替代。大量家庭作坊、小微淘宝店

分散在农民集中居住区。

笔者于2016年的调研记录显示，“村投入

资金1 000多万元，完成了农民集居地建设，已

经建成言里新村、泗泾新村、石岸巷新村、蔡家

巷新村4个多层式（5层楼房）集中居住区和

恩潭新村双层式集中居住区，共计新宅300多

户……户主一般居住在顶层，余下4层房屋全

部用于出租。村里有大量可供出租的房屋。这

种新村房屋在建设初期就考虑到出租的可能

性，为了避免外来租客的干扰，特意设置了南

北两个方向楼梯，互不干扰。言里村底楼单间

租金为850元/月，两室户租金为1 200元/月左

右。房东通常会在出租信息上注明：适合做加

工，开淘宝店，做仓库”。

（2）加速演化阶段

ICT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不

断消灭传统中间分销环节，另一方面又演化

出新的基于网络的中介或者称为“信息中

介”[15]1412。在常熟淘宝村，阿里巴巴跨境电子

商务中心服务商（常熟）、敦煌网、蝶讯网等

典型“信息中介”出现集聚现象。“信息中介”

在构建互联网的协作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网上交易数据的积累，数据驱动生产作用

开始显现。通过历史交易数据预判未来销售，

完善供应链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常熟服

装多品种、小批量、短交期要求的新型业态开

始显现④。

传统服装品牌开始将自己改造为“多渠

道”组织形式，即“砖头和点击”模式[15]1413。

2018年底，言里村有50人以上的服装企业10

家左右，10人以上加工作坊500家左右，另外

加上小作坊、仓库、宿舍、网店共800多家。这种

生产网络兼具弹性，可以调整生产，重新组合

应对快速变化的互联网市场。

同时，随着互联网销售逐渐形成一定规

模，本地独立设计师开始成长。莫城街道开始

出现原创女装品牌设计师的集聚现象⑤。初创

企业、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中介”、独立设计师

等新兴的市场行动者，构成了ICT作用下常熟

服装生产的社会—技术系统演化的关键性力

量。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渐掌握互联网的“核

心”技术并快速迭代。

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电商产业园、厂中

厂、家庭作坊、“淘宝村一条街”等在空间上形

成。到处可见遍布全村的涵盖高、中、低端生产

的厂房与作坊。大的生产企业通常有独立的一

栋办公楼，小的生产企业通常几家合用一栋

楼，更小的家庭作坊会租用农民集中住区（见

图2-图3）。

（3）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分工协作正在形成

随着电子商务与常熟服装产业深度融合，

常熟服装市场与周边淘宝村从“农村交易市

场+生产加工基地”简单协作，转向基于互联

网的复杂协作生产组织。

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服装市场演化出

更为复杂的功能。对外，通过互联网连接全球

范围的信息及优质资源；对内，不断整合地方

资源，提供区域性公共服务，使地方化联系更

加紧密。在原实体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常熟服

装市场频繁举办各种国际/国内交流会。2014

年开始发布全国性男装行业指数，原创设计团

队、功能平台、数据服务公司、大型电子商务企

业等都在快速集聚过程中。2017年常熟服装

城市场成交额达1 488亿元，出口额达13亿美

元，成为具有“枢纽”功能的节点。

图1  常熟莫城淘宝村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Mocheng, 
Changsh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常熟莫城电商产业园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angshu Mocheng E-commerce 
Industrial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常熟莫城居住空间

Fig.3  Residential space in Mocheng, Changsh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④ 实地调研发现，阿里巴巴、敦煌网为企业提供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辐射整个常熟甚至苏州市；蝶讯网为服装生产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包括新兴面料、流行

元素、时尚走秀等讯息，并为付费会员提供服装样板矢量图，以及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与游学服务；还有的是为企业提供各种网络营销代理。

⑤ 电子商务发展之前，常熟服装以生产设计要求不高的男装和中老年休闲服装为主。互联网发展之后，在男装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也带动了女装的快速发展。通常

女装品牌设计师更多倾向于聚集在大城市。

注释：



16 |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城乡发展

服装城附近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组成庞

大的本地化生产网络，并形成一定的差异化分

工。在ICT的支持下，每一个有创新想法的人都

有可能加入这场农村电子商务经济活动中。他

们中的一部分人正推动着农村地区的生产融

入更大的供应链体系——一条条线上市场供

应链上、下游的连接，像毛细血管一样，将农村

的剩余劳动力和各种农村特色产品连接到全

国甚至全球生产网络中。

电子商务交易中，生产者可以根据用户需

求反馈创新产品。这种来自电子商务“自下而

上”过程的创新促使组织不断调整迭代，线上市

场不断涌现出各种小微创新。与此同时，随着密

集的高铁网建成通车、区域交通一体化，一批苏

南小城镇迈入高铁时代，发展必将进一步加速。

3.2   象征性空间生产

创造地区形象、助力转型升级的象征性空

间生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象征性的空间生产

统一了生产、设计、互联网视觉传播的物质实

践，促使外界对苏南乡村有了新的认识。

（1）宜居宜业整体形象展示

农村电子商务经济的繁荣带来地方发展

的正向反馈。2017年地方政府启动“云裳小

镇”计划。在获批江苏省级特色小镇后，获得

省级政府的支持和财政补贴⑥。国有资金作为

外生力量介入村庄原本内生的治理格局中[16]。

云裳小镇总规划面积为3.62 km²，规划定位为

“纺织服装特色产业基地、文化旅游观光地、

生态宜居地，打造中国服装产业新智造示范基

地、中国服装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和全球时装产

业创意之都”。目前物质空间已经基本建成。

（2）共享的“小镇客厅”

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小镇客厅”似乎

成为一种标配。“小镇客厅”受到客厅作为会

客交流功能的启发，是当地对外交流、展示的

公共空间[17]。在官方宣传文件中，云裳客厅是

“市新联会莫城街道分会的重要载体，为新阶

层人士提供政策解读、企业政务党务咨询、产

业技能培训、学习交流、路演发布等服务”。建

成的云裳客厅采用灵活可变的室内空间组织

和设计，来满足上述多功能活动的需要。

（3）一种互联网商业的消费景观出现

旧厂房更新改造的符号性表达强烈。特色

化的互联网店铺越来越多，似乎越独特、越与

众不同，就越能突显店铺的时尚风格。

笔者于2021年的调研记录显示，“正在外

观改造配套升级的金剪刀艺术坊，建筑立面上

采用江南风格坡屋面形象作为装饰，夸张且符

号意味强烈；新型表皮主义不仅表现为街道立

面、老厂房外立面，还体现在建筑内部。为了适

应直播销售，建筑室内空间采用或潮流、或怀

旧的布景式改造，充斥着各种‘网红化’的元

素符号。背景、灯光、货品摆放、室内小品，甚至

卖货人本身也成为一道重要的风景。由厂房原

货梯改造的员工乘坐的电梯内，‘青春万岁！

坚持、梦想与奋斗’‘即使第一百次跌倒，我还

可以第一百零一次站起’等宣传语十分醒目，

激励着在这里每天上下班的年轻人”。

大量活动节日被“人造”出来，对外展示

新的江南水乡地方形象。这些节日既非传统乡

村节庆，也不同于城市艺术节，目的是推动地

方经济。如“江南国际时装艺术周”通过展览、

论坛、走秀、竞赛、评奖5大主线活动，将国内外

纺织服装专业品牌、供应商与采购商、优秀设

计人才等全部汇聚于常熟，不仅有效推进商贸

合作、资源整合，更成为常熟的城市名片。另一

活动“云裳青年创客文化周”则更加鲜明地

指向创业青年，涵盖青年时尚论坛、主题系列

创意作品展、插画征集、快闪等活动（见表2）。

表皮化的更新改造和“人造”节日的涌

现，回应了互联网消费经济的崛起，向外展示

了新江南繁荣景象，但在挖掘江南人文底蕴上

还远远不够，更与既有的和新的本地生活难以

形成情感连接。我们需要在历史记忆、本地生

活和互联网经济中找到一种平衡，避免过度的

消费性文化与消费景观出现，重塑生态文明价

值观下新时代的地方集体认同。

3.3   社会性空间生产

2014年以前，地方政府仅是对国家“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政策的例行呼应，对乡村自发

的分散化的电子商务活动并没有介入和干预。

但是随着常熟服装生产的社会—技术系统不断

演化，市场的蓬勃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

减弱，相反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⑦。苏南地

方政府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18]。

前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本进一步注入地方新

的发展中，推动功能性空间集聚，并统筹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莫城管理区着手租赁村里老厂房，

对其统一更新改造，进行功能集聚引导。将原本

分散化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和创新

性服装企业集中到园区，并作为空间载体承接

服装城转型升级的新的功能外溢。

（1）强烈的用地需求与频繁调整的规划

快速发展的电商产业“圈地”行为与划

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形成强烈的冲突⑧。常

熟市城规超出土规建设用地约182 km²，仅通

过“多规合一”图斑差异处理所腾挪的指标

远不能保障城市发展要求[19]。利用国土资源部

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提出“三优三保”

政策（见图4）⑨。莫城街道整合村级工业用地，

打破传统二元结构，编制《常熟市莫城街道村级

工业用地整合优化规划》，确定整治退出工业地

块52个，用地面积1 008.94亩（约67.26 hm²），占

莫城街道村级工业用地的30.8%。整治退出工

业地块内不允许在建设用地范围内有新的建

⑥ 空间规划是指导国家资金和政治资源投放的重要参考。计划2018—2020年3年共投资30亿元建设。2018年累计投资就达到13.89亿元，其中国有投资7.64亿元。

⑦ 2014年8月《市政府关于印发〈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出台，该政策是常熟市首次出台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标

志着地方政府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支持工作的全面铺展。随后，常熟市被评为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⑧ 此外，村民建房的愿望非常强烈，村庄违法建设现象频频发生。近年来莫城街道违法建设累计排查待治理项目200多个，面积30多万m2。

⑨ 即通过优化农用地结构布局、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和优化镇村居住用地布局，做到保护资源更加严格、保障发展更加有力、保护权益更加有效。

注释：

表2  淘宝村的象征性空间生产

Tab.2  Symbolic space production of Taobao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实地调研自制。

空间生产类型 空间功能 文化意象表达 传播方式

特色小镇 办公、商品房、宿舍、公共食
堂等 宜居宜业的整体形象对外展示 线上线下宣传

“小镇客厅” 对外交流、展示的公共空间 开放、交流 线上线下宣传

更新改造 办公、出租 互联网消费文化、新江南文化 线上线下宣传、网红
打卡地

节日活动 举办竞赛、时装艺术周 互联网消费文化、新江南文化 线上线下宣传、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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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为，用地指标转给市政府统筹发展，并将

用地指标流转到重点项目。在推进老旧工业区

更新改造过程中，莫城街道鼓励原土地使用权

人组团联合开发⑩，通过制度创新盘活土地和

空间资源。

2013年《莫城电子商务产业园规划》编

制完成。在此基础上，2018年编制了新的《常

熟市莫城云裳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范

围扩大到3.6 km²。以创造宜业宜居环境为目

标，进行整体的产业规划和布局，充分利用原

有老厂房进行更新改造。《常熟市莫城街道莫

城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优化了莫城社

区的用地布局，逐步完善各项功能设施配套。

为了协调统筹资源，2017年莫城街道与

常熟服装城实行“区政合一”管理体制⑪。在

领导模式、政策支持、管理模式等方面全面构

建区一级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主导角色。在这

一过程中，政府对于乡村治理的干预能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确保了调动资源支持本地服装产

业发展的能力。

（2）大量外来人口与治理挑战

一方面，新经济活动促进了淘宝村集体租

赁收入增长，集体财力的增长又进一步反哺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苏南农村的集体

经济自1997年对传统集体经济的改制之后，开

始以新的形式出现。通过租赁厂房和土地出租

获得租金是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20]。在言

里村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依托原有标准

厂房，确保资产升值，形成稳定的财力来源。充

分利用区域内的边角地块，整合资源，加大配

套性集体财力载体的开发建设，发展功能性服

务”。2016年，言里村级资产总额达6 015万元，

拥有标准厂房37 000 m²，商用房700 m²。正是

由于言里村保有一定的村集体资产，每年才能

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

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吸引的大量外来人

口也给村庄的管理增加了难度。外来人口对住

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应均造成较大

压力。由于租房多以“三合一”的方式存在，

即生产、仓储、住宿在同一场所，每年街道村委

不得不定期对地区内数以千计的家庭作坊进

行整改，以保证消防安全、减少安全隐患。

（3）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

小规模的电商企业产品制造给生态环境

带来巨大压力。淘宝村热销的产品中多以服

装、家纺、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为主。这

类产品对技术的要求不高，但对农村资源的消

耗较大，环保监管较为薄弱，对乡村生态环境

保护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探讨淘宝村现象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不

能仅从单一角度理解，空间三元辩证提供了一

个有用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淘宝村空间性进行

多角度的切片观察，有助于厘清乡村的转变过

程，把握各种驱动空间向前发展的力量。笔者

将ICT—行动者的影响嵌入空间三元辩证关

⑩ 在现实需求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常熟市人民政府颁布《常熟市老旧工业区（点）联合自主更新操作指南（试行）》（常政办发[2022]50号）。

     “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即将产业园区与镇（街道）合二为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整合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注释：

图4  “多规合一”和“三优三保”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integration 
and land polic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图5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Fig.5  Diagram of Taobao Villages' production of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3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Tab.3  Taobao Villages' production of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空间生产 ICT—多元行动主体作用 ICT—乡村社会转型

（1）物质性空间
生产：随着互联网
市场打开，生产向
适于线上交易的地
方优势产品进一步
集中；形成大大小
小电商产业园、厂
中厂、家庭作坊、“淘
宝村一条街”等；
专业性市场发展成
为“功能性枢纽”
（2）象征性空间
生产：特色小镇
建 设；“ 小 镇 客
厅”；表皮化的
更新改造与符号
化；大量“人造”
活动节日
（3）社会性空间
生产：类城市化景
观、碎片化空间；
土地利用冲突与空
间规划；大量外来
人口与治理挑战；
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平台企业
（1）推动互联网消费市场的形成；
（2）数据驱动提高生产率，开放的
社会化分工协作方式逐渐形成

苏南小城镇及周边淘宝村作为地
方化的集聚体，是鼓励具有实干
精神的草根创新空间，并正在成
长为参与区域经济之全球竞争的
重要基础。转型具体表现如下：
1. 经济方面
（1）提供工作机会，吸纳大量
农村闲散劳动力，成为年轻人的
创业基地；
（2）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协作
系统，以及一种新的农村强经济
组织正在形成。
2. 文化方面
（1）积极塑造时尚化、国际化
新江南水乡形象，助力地方转型
升级；
（2）新的互联网商业文明的消
费景观出现；
（3）需要在本地生活和互联网
消费经济中找到一种平衡。
3. 社会治理方面
（1）新经济空间扩张强烈，规
划调整频繁；
（2）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过
程中，新的冲突和问题不断出现

新农人、电
商企业、消

费者

（1）传统乡土中国追求家庭福利增
长的动力和草根奋斗精神；
（2）围绕电子商务生产，协同合作；
（3）广泛存在的实干和创新精神，大
量改进和创新来自小微企业或个人；
（4）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创新

地方政府与
空间规划

苏南地方政府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
公司主义经济类型。
（1）将前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本
注入地方新的发展中，推动地方发
展；
（2）优先保障列入地方经济发展计
划的重点项目用地，推动功能性空
间集聚，统筹空间资源配置；
（3）统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原村民、
村委会

（1）农民集中式多层住宅成为外来
人口的重要载体，为新经济提供了
一种“低成本”的方法；
（2）积极推动乡村营销、招商引资；
（3）村集体租赁收入增长，又进一
步反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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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既是对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工具的应用延

续，也是研究方法上的补充。

本文认为苏南地区淘宝村是具有实干精

神的草根创新空间，其经济组织发生了明显的

跃迁，并正在成长为参与区域经济之全球竞争

的重要基础。淘宝村正在变成一个多主体、多

功能、多维度的空间。在电子商务经济以及ICT

的协同效应作用下，专业镇及下辖村庄进一步

向优势产业集中，不断围绕电子商务经济活动

重组空间，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分工协作正在

形成。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但同时用地冲突、治

理挑战、巨大的生态压力等新的矛盾和问题也

在凸显。

保持淘宝村持续的创新环境，需要多方行

动者的协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工作者

需要积极思考并应对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尊重技术发展与乡村转型过程中的

客观规律。新技术对于空间革新的推动作用是

当前规划研究与实践必须捕捉的物质事实。如

何满足淘宝村地区集聚的大量（甚至是十几

万）外来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亟需思考。

二是淘宝村地区在获得经济发展机会和竞

争力的同时，更需要重视生态安全、新的地方文

化和精神需求。如何将地方生活、个人、市镇和

流动的网络社会结合在一起，重塑公共空间，保

障生态安全，避免过度的消费文化景观，创造更

好的人居环境值得思考。规划不仅是空间资源

合理配置的手段，亦承担着寻找地方意义、体现

人文关怀以及塑造美好生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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